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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氛围与“种族”“民族”话语

  ——辛亥革命与民族身份 

  周竞红 

  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一些词汇所表达的内容日益丰富。“革命”在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变革中曾经是一个流行词汇，与这

一词汇的流行相伴随的是王朝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及中国社会生活的剧烈变革。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王朝中国漫长历史上

首次形成的种族民族话语，在这一话语之中“五方之民”民族身份的分化则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结构变迁过

程，革命氛围也第一次与种族民族话语紧密地联系起来。 

  辛亥革命时期，在革命的氛围中形成火药味极浓的种族民族话语 

  在王朝中国数千年的改朝换代、王者易姓过程中，族类共同体的基本观念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王朝国家“大一统”观念、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夷夏大防”和“华夷一体”等观念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交互作用，推动以中原政治为中心的族类群

体分化、整合、繁荣发展。在不同的王朝，这一群体有着不同的称谓，但是并没有严格的统一称谓，或者说与其他族类共同体并

非界线分明。这一群体规模本身的扩展并非仅仅依赖于人口的自然增长，也不是基于全面的开疆拓土，而是不断与就近的周边族

体发生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关系，与其他群体的融合和人口自然增长共同成就了这一群体规模的不断扩

大。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王朝末年的中国日益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境况。西方人，从传教士至商人，以至于外交官等不同

身份的人，来到王朝末年的中国后，开始用西方人的观念、方法来认识中国社会，其中关于民族身份的确认，事实上也始于此。

一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下采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资本

主义锋芒东进以来，中国社会正是在这种依赖中变迁，社会观念的改变成为不可抗拒的洪流，其中一个变化便是传统的族类共同

体资源成为民族身份确认的历史资源和依据。 

  辛亥革命前后民族身份的确认并非仅仅源于王朝中国社会内部，早在中西文化初相遇时，西方人便开始从西方社会自身的理

念出发，来认知和分析王朝中国。他们并不深究王朝中国经历了什么样的分合、易姓过程，才建立了具有广阔地域的王朝中央政

府，而只是将王朝中国视为帝国，径称为中华帝国，并用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观念和帝国观来看待王朝中国以及王朝中国域

内的不同群体。当时，已具有全球知识的西方人最受不了中国自认为世界中心的观念。其实，从王朝中国自身而言，其自称中心

并非是侵略性使然，而是传统观念和相应的知识结构使然。翻检人类历史，我们不得不说，自我为中心实际上是人类的本能使

然，只有知识、规则等力量才能逐步使人类克服这一本能。 

  到清末，中华帝国之势在资本主义时代日益衰落，早在1854年，当太平天国运动发生时，马克思曾论述称：“俄国很可能将

指望把中国的西藏和鞑靼皇帝作为同盟者，如果鞑靼皇帝被赶到满洲并且放弃中国本土的王位的话。你们都知道，汉族造反者开

始了反对佛教的真正的十字军讨伐，烧毁寺庙，杀死和尚……”可见，在马克思的叙述中，汉族的民族身份是与满族的身份分离

的，满洲也似乎与中国处在一种对等关系上。也就是说，西方人直接视王朝族类格局的“五方之民”为“民族”。及至清末社会

危机日益加深，革命派逐步确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目标后，革命氛围日益浓厚，此时，“革命”内涵已日益超越传



统的意涵并推动王朝中国发生质的飞跃，中国社会“革命”目标不再于王朝易姓和改朝换代中循环，革命舆论的准备在一系列改

革失败的基础上形成。受到西风东渐影响，王朝社会新精英阶层对政权分配、社会、国土、军队等管理方式均已有新的目标要

求。显然，王朝政权就其基本利益需求而言，也不可能赞助新精英层的终极要求，于是，辛亥革命箭在弦上。具有资产阶级革命

性质的辛亥革命，不仅有反封建的特征，事实上也具有种族民族革命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一特征的存在，王朝国家内部，“五方

之民”间传统关系的处置也进入革命范畴，在革命的氛围中形成火药味极浓的种族民族话语。 

  辛亥革命时期，在革命氛围中形成的种族民族话语，一方面，在一定范围内对革命行动和革命动员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另

一方面，也给革命者建构新国家秩序带来诸多挑战，甚至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在国家竞争失力的焦虑中，西来的种族民族知识很快在清末的中国找到试验场，满汉种界对立在革命者眼中成为中国一切问

题产生和解决的症结。1903年出版的一份革命者期刊曾宣称：“中国者，吾黄帝子孙之国，非白种之国也。土地者，吾国人之土

地，非满洲之土地也。然而今日之中国，为白种之国矣；今日之土地，为满洲之土地矣。”从保种和复兴汉民族的目标出发，一

系列关于汉族的源起、汉族的始祖、汉族被压迫的历史、汉族的民族英雄等，在种族民族话语中形成汉民族新叙事。通过汉民族

被压迫历史和现实叙事，使“排满”合理化，进而使推翻清王朝合法化。由此，也确认了汉族的国族身份，并将满族从王朝中国

社会生活中分化出来，置于敌对的地位，确立了其民族身份。在汉民族叙事形成过程中，不仅仅确认了满族身份，也确认了清王

朝政权倚重的重要力量蒙古族人的民族身份。从此，革命的种族民族话语开启了“五方之民”向民族身份转化的历史之门。随着

革命宣传的深入，满族人、蒙古族人、苗族人等均被种族民族化，满族、蒙古族之称谓一旦形成，背后的理念便是民族国家理

论，其与共和国家主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被革命者所意识到。至于“五方之民”间复杂的历史关系也被革命者解读为纯粹的冲

突和敌我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关系。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已不仅仅是对国家政治层面上旧王朝的破坏和新王朝的建构，而是彻底变革国家结构和国家权力分

配模式。王朝国家转型为近代国家成为历史大趋势，国家政治权力为人民所有的理念得到革命者的传播，国家政权不再是一家一

姓的政权。构建一个共和国家，而不是一个新王朝成为历史大方向，在这一进程中，“四夷”的居民与共和政权关系被置于一个

复杂的历史选择过程。“四夷”社会本身有影响政治人物的行为、新知识分子的成长、不同外国势力对他们的操纵及共和中央政

治的措置，等等，使当时人们的行为、思想和理念都处在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之间，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中，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行为

发生竞争。就中央政治而言，革命派试图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政府，可是，又不可能将那些带有浓厚封建传统的政治势力消灭，

比如借资产阶级革命获得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势力，因此，革命并未很快将政治转型的中国推进到一个汉民族国家的地位。而革

命后，退位的清王朝已将其所统治的区域尽数交给北洋政府，无论是军阀，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者，都不得不在清王朝的领土继承

上寻求国家建构的策略转换，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五族共和”和民族平等原则得以提出，并为后来在国家政治层面处置相关问

题提供了基本框架。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说是革命派与清王朝遗留政治力量在种族民族话语条件下处置“五方之民”现实关

系的妥协。 

  任何一场伟大的革命，都会给非理性、不确定性和非秩序性提供空间，这也意味着革命对一个复杂社会的影响亦有正负等多

个面向。革命的正面影响可能是推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负面的影响则可能会牺牲一些重要的资源，成为社会进步的沉重代价。

辛亥革命时期，在革命氛围中形成的种族民族话语，一方面，在一定范围内对革命行动和革命动员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

面，也给革命者建构新国家秩序带来诸多挑战，甚至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辛亥革命期间形成的种族民族

话语，为了革命的需要，仅仅强调周边民族对汉族的侵略，不分阶级和历史场景地宣扬“胡虏”的血腥历史，极力丑化和贬抑周

边族类群体，并因此留下了丰富的文献。以至于当今天的民族关系出现问题时，依然被当做网络上用来说事儿的范本或史证。在

革命者的历史叙事中，华夏汉族似乎开始就是一个完善的族类群体，他们并不考虑这一群体本身分布地域范畴是如何历史地形成

的，以及“中国”指称本身在近代以来的变迁，而是一味地用民族国家理论回溯古代中国封建国家历史进程，将汉族与周边民族

的关系类比为国家间的关系。这些思想不仅对周边民族在新国家建构历史选择上产生直接负面影响，还被一些对中国有领土野心

的帝国主义国家所利用。如日本在不断谋求中国领土的进程中就应用并发明了有利于其侵略中国的一套理论，将王朝时期中国描

述为一个没有严格边界的“朝贡体系”，否定其国家的地位，并明确地称满、蒙古、藏、新疆等原非中国领土等，将清王朝时期

“五方之民”民族身份的分化作为武器，为其侵略中国领土提供合法的理论支持。 

  总之，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在革命激越氛围中形成的种族民族话语对“五方之民”历史关系的颠

覆，及其所带来的对民族现代国家建构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作用曾经被不同的帝国主义势力所利用，成为拆分转型中国广阔疆



域的借口。今天的中国有了一定的国际地位，具有较强的发展实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便一帆风顺。中国的竞争对

手，一直以来都在通过摆弄民族身份分化瓦解中国社会。因此，今人应汲取历史教训，在和平发展的社会氛围中，从民族平等、

民族团结原则出发，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在合作中推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谋求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现代化。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1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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